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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幸福是生命中的花瓣，以书为窗，文字可以传递馨香。轻抚那饱含着作家情感的书页，在阅读中拾掇爱与美的芬芳。幸福是一种自发于心的情感体验，它来源于生命，又在生命中与其他情感元素得到了融合。阅读的过程也是一次独特的旅行，在旅程中静静感悟字里行间的爱与美，感受生命的艺术。文字凝聚着作家们思想的水晶，通过阅读，我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并载着浓浓的幸福感欣喜归来。

《诗经》，让我沐浴在天然自在的幸福中。
“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颂.泮水》）。这是一首清新淳朴的农事诗，有晶莹清澈的流水，有煦日与和风，还有女子轻盈的手轻轻采摘碧绿的莼菜。这是一幅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古代的鲁国，今日物产丰饶的山东，片片山水清丽自然，无论是田间还是树下，都充满了牧歌般的情调。人们乐在其中，自有其妙趣。这一首诗不过是生活的剪影，透视出来的却是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态。于是突然明白，幸福的生活并不只是来源于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放松与舒展。　　　　　　
　　“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大雅.卷阿》）何谓“优游”？ 优即是悠闲自得，游是游玩之意。所以“优游”二字应该表现的是一种闲适、欢乐之意。正如庄子所的“游世”生活，飘飘然于天地之间，而物与我同在。清代的王韬在《＜淞滨琐话＞自序》中也曾写过：“优游恬适，舒畅怡悦，所以养乎心者也。”以一种“优游”的态度生活，所以诗人感到舒畅而愉悦。这种态度来源于内心并护养我们饱经沧桑的心灵。现代作家冰心也曾在她的通讯集《寄小读者》中写道：“几百个乘客在舟上优游谈笑，说着乘风破浪，以为人人都过着最闲适的光阴。”这正是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当我们把自己真正融入到自然的怀抱中去时，便可享受那份自然而然的幸福了。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便我心痗”（《卫风.伯兮》）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个痴情的女子思念远方的爱人，想见却不能相见，只能背倚秋树，孤独地望着远方，喃喃自语。然而长久的相思，终酿成了结症。谁人能解？恐怕只有远方的爱人了。这是古往今来人为情痴的模板，无论是在被封建的锁链牢牢禁锢的古代，还是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当今社会，都会轻轻触动人们的心弦。因为爱让人变得完整，心中有爱的人总是美的。《诗经》中的谖草，指的是萱草，朱熹解释“谖”为忘忧之意，所以萱草又有忘忧草的美名。“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爱，却又没有办法和爱人相见，而琐碎、空虚的生还要继续，为了化解这样的矛盾，只有忘忧方能做到。几千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女子孤独等待的画面还是会漂浮在阳光和尘雾之中。与美国的康乃馨一样，早在古代，萱草已是中国的母亲花。在某个特殊的节日里，给母亲献上一束花，在旧时的中国并不流行。但是，萱草和母亲有着同样坚韧、柔和的气质。借萱草之名，《诗经》向人们传递了爱，相思之爱、亲子之爱，也传递了幸福。
读中国古代的经典，使我从中体会到了了一种遥远而亲切的意蕴。虽然是几千年以前的作品，但因为其中充盈这淡淡的爱，浓浓的自然气息，并没有使它蒙上厚重的历史感，反而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欣然和欢乐。同样的，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也能从中感受到别样的情怀。
被誉为“黎巴嫩文坛骄子”纪伯伦的散文清丽而富于哲理，是作者丰富情感的真实流露。通过对《先知》中《论爱》、《论美》两篇的阅读，让我对于爱与美这两种构成幸福的元素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纪伯伦在《先知•论美》中借先知之口发问：“你们到处追求美，除了她自己做了你的道路，引导着你之外，你如何能找到她呢？除了她做了你的言语的编造者之外，你如何能谈论她呢？”由此可见，美作为理念显现为感官形式，并使感性事物提升到了心灵的高度。到此层面上，美成为了一个精神的统一体，它独立，无限，自由地存在于生活之中。我们凭着一种意念追随着美，实现着美。然而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热情的人说：“不，美是一种全能的可畏的东西。暴风似地，撼摇了上天下地。”疲乏的，忧苦的人说：“美是温柔的微语，在我们心灵中说话。她的声音传达到我们的寂静中，如同微晕的光，在阴影的恐惧中颤动。”……这些都是他们关于美的谈说。实际上，人们不是谈她，只是谈着未曾满足的需要。因为人心的满足越感欠缺，就越希望得到所谓的幸福。愿望即是缺乏的体现。美不是一种需要，只是一种欢乐。她是一座永远开花的花园，一群永远飞翔的天使。花园与天使是美与爱的象征，当我们闭上眼睛时，脑海中会闪现出这样的画面：阳光明媚的午后，竹篱笆围着的花园中有蝴蝶翩翩起舞，每一朵盛开的鲜花在阳光的照耀下尽情绽放，透出甜甜的香气；雪白的小天使们头顶金色光环，手握着亮闪闪的魔棒在空中欢快地飞舞，对你微笑，朝你轻轻挥手。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 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我们无私地爱美， 我们喜欢它， 如同喜欢亲爱的人一样。由此可见，我们认为美的事物，往往包含着一种可爱的，令人珍视的东西。
爱之于人类，就像水之于鱼。为什么大多数人在爱的同时更渴望被爱？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爱，所以总是渴望得到别人的爱，我们总是期盼从他人那儿得到点什么，而不是无条件地全身心投入并且只要他这个人的存在。这是不能爱人，是被动的依赖。人们对于爱情的追求，自古便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被称作爱情史诗。与菲尔米纳的等待之爱也成为永恒的经典。他们的相遇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阳光下不经意的一瞥，菲尔米纳身着浅色长裙，头发松散地盘起，她笑容恬淡，眼神明亮。两个年轻人就在心中暗自许下了承诺。年少轻狂的小伙子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给自己心爱的姑娘写下了第一封情书。我们观赏阿里萨与菲尔米纳之间的爱情的同时，也是体味着一种人性之美。慢慢等待能否换得爱人的心？美学老师曾说过：时间可以战胜一切，但爱情可以战胜时间。因为爱本身就是一种时间，一种时间之外的“时间”。同样，纪伯伦在《论时光》一文中这样写道：“时光爱的能力是无穷的，时光岂不也像爱，是不可分拆，没有罅隙的么？”在作家看来，时光的爱是永恒的，无论哪一个季候，一切不过是处在轮回之中。但是，在爱的过程中，除了欢快与愉悦，我们不得不承受的还有痛苦。最终，坚守爱的人必将战胜痛苦，因为，他的心足够容纳满满的爱和伴爱而生的疼痛。《先知•论爱》中的一段话揭示了所谓爱的双重性：“假如你在你的疑惧中，只寻求爱的和平与逸乐，那不如掩盖你的裸露，而躲过爱的筛打，而走入那没有季候的世界，在那里你将欢笑，却不是尽情的笑悦；你将哭泣，却没有流干了眼泪。”追随爱的路程艰险陡峻，哪怕是天使光洁的羽翼下也可能会藏有锋利的剑刃。爱为我们的头颅戴上幸福的皇冠，却也可以因为一句无心的话或是一个细微的动作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是“生命”心中的一屑，爱栽培你，也刈剪你；爱抚惜你，却又动摇你。在爱的清辉中，融化了自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对爱的了解放弃了爱，我们只想寻找爱所带来的欢愉。于是紧闭双眼匆匆逃离爱的荆棘。“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为爱在爱中满足了。”我们需要学会的，是去接受而不是占有，是给予而非苛求。把爱从欲望的清单上删除，不要让爱在诸多欲念的包围之中随季节变迁逐渐老去。请还它一个纯然自在的本质，让它永远鲜活美丽，滋润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在爱中满足意味着享受爱的双重性：它动摇你却又激荡你。随爱而生的除了疼痛与苦恼可能还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嫉妒与仇恨。但是“爱除自身外无施与，除自身外无接受。”爱的声音可能会刺伤你，但是，请信服它，跟随它。爱的终点一定是美。 
但我认为爱与美所不同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需要摈弃事物丑陋的、罪恶的一面方能得到美。但是真正做到包容、接受这些丑恶的才是爱。在《我的心灵告诫我》一文中，纪伯伦写道：“它教我热爱人们所憎恶的事物，真诚对待人们所仇视的人。它向我阐明：爱并非爱者身上的优点，而是被爱者身上的优点。”爱不是两根相近的立柱间一条被拉紧的细线，它应该是一个始即终、终即始的光轮，它环绕着每一个存在着的事物；它慢慢扩大并热烈地拥抱每一个即将出现的事物。所以，“当你爱的时候，你不该说‘上帝在我心中’，刀是要说‘我在上帝心中’。 ”因为我们不能指引爱的路径，如果爱觉得我具备爱的能力，拥有爱的资格，它自会为我指明方向。爱没有别的愿望，只为成全自己爱一个人。爱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带给你什么而爱他，而是因为爱他而准备接受他所带来的一切。真爱就是不指望他让我们在人前夸耀，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这样的把握：即使所有的人不与我为伍，他也会依然站在我身边。
美国哲学家埃里希·弗罗姆给幸福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幸福它与愉快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它与愉快不同的是：愉快只涉及某种单一行动，而幸福是某种持续和一体化的快感，人类获得了幸福，也就意味着找到了回答人类生存问题的答案。” 幸福的确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使人愉快，使人心情舒畅，使人觉得生命中充满了美和爱。它是生命中的花瓣，是散发馨香的源泉。在阅读中，我欣喜地发现幸福感闪着细碎的微光紧紧环绕着我。幸福是一个谜，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答案，而阅读就是我的答案。
